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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十年前，堂姐偷走了我的名
字；二十年后，检察官归还了我的人
生。”望着眼前刘女士发来的结婚证
照片，湖南省韶山市检察院检委会
专职委员丹阳想起了刘女士得知自
己的冒名婚姻登记被撤销后发来的
这句话。

对 于 丹 阳 来 说 ，案 件 已 经 办
结。但对于刘女士来说，她的幸福
人生才刚刚开始。

“我清清白白活了几十年，怎么
就变成了隐瞒婚史的‘骗子’？而且

‘前夫’居然还是我的前姐夫？”2024
年 12 月 5 日，湖北咸丰的刘女士紧
攥着一沓材料走进韶山市检察院，
她眼眶泛红，手指因焦虑不停摩挲
着衣角。丹阳接过材料后，耐心宽
慰着刘女士。她深知，这场冒名婚
姻不仅涉及法律程序，更关乎刘女
士的尊严。

几天前，已到不惑之年的刘女
士与未婚夫来到咸丰县民政局登记
结婚。没想到，她雀跃的心情被工
作人员的一句话打入冰窖：“您的婚
姻登记信息显示为离异，需要提供
离婚资料才能登记结婚。”

“我从未结过婚，怎么可能离婚？”
刘女士十分气愤，但电脑屏幕上的“离
异”二字像一把刀，刮开了 20 年前的
一场“身份盗窃”。

命 运 齿 轮 的 错 位 ，要 追 溯 到
2004 年。刘女士的堂姐刘某与湖南
韶山的赵某恋爱，因家庭户口资料
遗失，刘某在刘女士不知情的情况
下，冒用她的身份与赵某在韶山市
登记结婚。此后十余年，刘某一直
以刘女士之名在韶山生活，并先后
生育了两个小孩。2010 年，为逃避
计划生育处罚，刘某再度冒用刘女
士的身份信息与赵某办理了离婚手
续。2012 年，刘某又用本人身份信
息与赵某再次登记结婚，对外则宣
称自己改了名字。2023 年，刘某与
赵某因感情不和再次离婚。但这场
荒诞的错位人生仍未被揭穿。

得知真相的刘女士心急如焚，马
上从咸丰赶到韶山，向韶山市民政局
申请撤销被冒名的结婚和离婚登记，

却被告知“历史数据无法撤销”。刘女
士搜索法律条文、咨询专业律师，得
到的回复均是：“程序复杂、难度较
大。”未婚夫的沉默不语、外人的流言
蜚语，让刘女士几近崩溃。

接到监督申请后，丹阳立即着
手开展调查。她先是找到刘某了解
情况，又到民政局调取了原始婚姻
登记档案，发现刘女士结婚、离婚时
的照片均非其本人，签名笔迹也截
然不同。初步掌握案情脉络后，丹
阳又马不停蹄地来到赵某与刘某曾
居住过的村子核实情况，但调查进
展并不顺利。

赵某的姐姐对检察官的到来心
存抗拒：“我弟早就和她断了关系，
你们别来找他麻烦了！”“冒名顶替
是违法的，您若是不肯说明真相，刘
女士的‘被离婚’就一直无法得到纠
正，这个长达二十年的错误就会持
续下去。”丹阳向赵某的姐姐进行释
法说理，详细说明了刘女士的处境
以 及 冒 名 顶 替 结 婚 的 相 关 法 律 规
定 。 最 终 ，赵 某 的 姐 姐 终 于 松 口 ：

“当年，弟媳妇确实跟我们提过‘借
身份’的事……”

等待监督结果的日子里，刘女
士辗转难眠，闭上眼就看见有人戳

着她的脊梁骨议论纷纷。“冒名婚姻
登记的撤销通常需要三个月，但刘
女士的人生经不起等待。”为及时解
开刘女士的心结，丹阳白天调查取
证，晚上梳理案卷，还时常打电话向
她讲解案件进展情况。在平均时长
28 分钟的通话里，丹阳一遍遍细心
讲解，疏导刘女士的情绪，直到电话
那头传来一句哽咽的“谢谢”。

2024 年 12 月 10 日，韶山市检察
院依法向韶山市民政局制发检察建
议，建议该局依法履职，对刘女士与
赵某的婚姻登记情况进行审核，及
时作出撤销决定。

最终，经层报湖南省民政厅审
批，2024 年 12 月 18 日，湖南省民政
厅 撤 销 了 刘 女 士 与 赵 某 的 婚 姻 登
记，同时对相关当事人予以训诫。

“您的冒名婚姻登记已经撤销，
现在可以去登记结婚啦！”丹阳立即
将这个好消息告知了刘女士。电话
那头，刘女士喜极而泣。

八天后，丹阳收到了刘女士发
来的结婚证照片。照片中，刘女士
身着红色旗袍，脸上的笑容溢出了
照片。

（本报记者张吟丰 通讯员丁
若彤整理）

错位二十年的人生从此改写

丹阳（前）和同事查阅相关法律条文。

“我心疼这娃，小小年纪就没
了妈。不管生活多难，我们一定会
将娃抚养成人。”正是姥爷贺大爷
的不离不弃给了张小 （化名） 继续
前行的动力。

2024 年 9 月 ， 贺 大 爷 带 着 11
岁的外孙张小走进了陕西省澄城县
检察院。初次见面时，这个男孩不
爱说话、性格腼腆，有着超越年龄
的成熟，给检察官王红梅留下了深
刻印象。是什么样的经历塑造了这
样的孩子？带着疑惑，王红梅接待
了祖孙二人。

交谈中，王红梅得到了两个关
键信息——养子、继承。

原来，2013 年 2 月，贺大爷已
过而立之年的女儿贺女士觉得结婚
无望，于是抱养了一名男婴。在独
自抚养期间，贺女士结识了男友张
某。两人很快确立了恋爱关系，并
于 2015 年 6 月登记结婚。此后，贺
女士带着儿子与张某共同生活，并
为儿子改名为张小，一家三口过上
了幸福美满的生活。然而，就在张
小即将满 10 周岁时，贺女士因突
发疾病去世，让这个原本幸福的家
瞬间崩塌，张小也因此变得沉默寡
言。

妻子的离世给张某带来不小打
击，但生活还要继续。从悲伤中走
出来的张某又开始了一段新感情。
交往期间，女友多次提出让张某将
张小送给贺女士的父母抚养，变更
抚养权手续。迫于女友的压力，张
某找到了贺女士的父母，讲明缘
由。彼时，还未曾从母亲离世的悲
伤中走出来的张小，又将面临养父
的抛弃。“一次次的打击，真怕娃
受不住。”出于对外孙的疼爱，贺
女士的父母同意抚养张小，但就张
小的抚养费、户籍等问题，双方未
能达成一致。

2024 年 5 月，贺大爷向法院提
起变更张小抚养权的申请。考虑到
张小不是张某的亲生子，法院经审
理后，支持了贺大爷变更抚养权的
请求，经调解后达成由张某一次性
支付抚养费 3.5 万元的共识。同年

6 月，张小的抚养权变更至贺大爷
名下，其户籍也转至贺大爷处。

事情至此本该尘埃落定，然而
此时，贺大爷得知女儿生前曾购买
了一份保险，女儿过世后，赔付的
保险赔偿金全部被张某取走。在与
张某沟通拿回贺女士的遗产份额无
果后，贺大爷决定向检察机关寻求
帮助，申请支持起诉。这也就有了
开头王红梅接待祖孙二人的场景。

“我就想替娃争取到本该属于
他的那份遗产，让娃以后有更好的
生活条件，也让我闺女在天上安
心。”贺大爷质朴的语言触动了王
红梅。经了解，贺女士的父母均已
年迈，且丧失劳动能力，外孙张小
系未成年人，诉求合情合理，符合
支持起诉案件的受案范围，该院依
法受理了该案。

“该案的争议点就在于保险赔
偿金能否作为遗产继承以及贺女士
的父母、张小有无继承权？”王红
梅告诉记者，关键是要看保险合同
中是否指定了受益人。有了调查方
向，王红梅和同事们迅速展开调查

核实工作。经调查了解到，贺女士
购买的保险指定受益人是她本人，
这也就意味着保险公司赔付的赔偿
金属于贺女士遗产的一部分。

那么，张小作为养子能否继承
贺女士的遗产？根据民法典，配
偶、子女、父母都应作为第一顺位
继承人，分别继承应继承的部分。
这里的子女包括婚生子女、非婚生
子女、养子女和有抚养关系的继子
女。因此，贺女士的父母和张小都
有继承权。据此，澄城县检察院决
定通过民事支持起诉，帮助贺女士
的父母和张小要回属于他们的遗
产。

2024 年 10 月 25 日，贺女士的
父母向法院提起法定继承纠纷的诉
讼申请。澄城县检察院同日向法院
发出支持起诉意见书。

今年 1 月，张某和贺女士的父
母就遗产分割达成和解协议，由贺
女士的父母和张小继承 4 万元，张
某需在领取民事调解书当日一次性
支付。

“4 万元我们拿到了，娃在新
学校适应得还不错，性格也开朗
了，每天回来愿意向我们分享学校
的趣事。这些经历让娃更懂事了，
知道马上要上初中了，学习劲头可
足了。”新年刚过，王红梅给贺大
爷打去了电话，电话那头，姥爷为
外孙的将来做着打算，外孙在姥爷
爱的包裹下茁壮成长。

（本报记者刘钊颖整理）

养子的继承权

2024年8月的一天，李女士收到了
公安机关的撤销案件决定书，这一刻，
她如释重负，泪水顺着脸颊缓缓流下。

几个月前，李女士的代理人陆律
师来到上海市浦东新区检察院申请撤
案监督，控申检察部门的检察官樊亚宁
接待了他。交谈中，樊亚宁明显感觉到，
陆律师和李女士对于检察机关能帮助
到他们并没有抱有很大的信心。

事情还要从 2020 年 6 月说起，李
女士与另外两人共同出资，在浦东新
区成立了一家公司（下称“W 公司”），
主要经营美容服务。李女士是 W 公
司的法定代表人兼股东。此后，W 公
司与一家酒店管理咨询公司（下称“A
公司”）签订合作协议，从 A 公司租赁
了 一 个 商 铺 用 于 美 容 院 的 日 常 经
营。双方约定，租期两年，W 公司支
付 A 公司 130 万元的店铺转让金以及
200万元保证金。

美容院起初经营得很不错。一
晃 一 年 多 过 去 了 ，租 约 快 到 期 了 。
2022 年年初，李女士在股东微信群里
与另外两位股东商量后，又与 A 公司
一 次 性 续 签 了 三 年 的 合 同 ，原 先 的
200 万 元 保 证 金 仍 沿 用 到 这 次 合 同
中。当时的李女士怎么也想不到，就
是这笔钱让她在之后的几年里陷入

“犯罪嫌疑人”的泥淖中，苦苦挣扎。
没想到，续签合同后，美容院的

经营状况每况愈下，股东之间对店铺
的经营决策也产生了重大分歧，李女
士便决定不再管理店铺，交由其他两
位股东打理。不久后，因经营不善及
交不出租金，店铺被 A 公司收回，但 A
公司没有退还 200万元保证金。

李女士作为 200 万元的出资人之
一 ，没 有 拿 回 保 证 金 ，本 身 就 有 损
失 。 而 令 她 更 诧 异 的 是 ，2022 年 9
月，W 公司的另一位股东突然报案，
称李女士与 A 公司串通签署虚假合
作协议和续租合同，骗取保证金。同
月，公安机关对该案立案侦查。

李 女 士 心 想 ，既 然 问 题 出 在 这
200 万元上，那么，就想办法拿回这笔
钱。作为 W 公司的法定代表人，她在
2023 年 8 月向法院提起民事诉讼，要
求 A 公司退还保证金。然而，因为她是
刑事案件的犯罪嫌疑人，法院按照先
刑后民的原则裁定驳回了她的起诉。

无奈之下，2024 年 3 月，李女士
委托代理人陆律师来到浦东新区检
察院请求依法监督侦查机关撤销相
关立案决定。

为尽快解决李女士的诉求，樊亚
宁向院领导汇报后，将材料转交给具

有 丰 富 办 案 经 验 的 老 检 察 官 宋 洪
远。“李女士的诉求无非是将涉及她
的刑事案件尽快办结，让民事诉讼可
以进行下去。”宋洪远初步研判后分
析出问题的本质。

对此，浦东新区检察院于当日作
出受理立案监督申请的决定，并立即
开展审查工作。经初步审查，宋洪远
认为需要公安机关说明立案理由，遂
将案件线索移送该院刑事检察部门。

“小樊，可能案件没办完，我就退
休了，但后续我也会一直关注案件的
调查情况，有问题可以随时联系我！”
案件移送不久后，樊亚宁收到了宋洪
远发来的一条短信，继续跟进办理这
起案子。

该院刑事检察部检察官经进一
步审查发现：根据相关资金账户、银
行流水、合同、聊天记录等证据材料，
足以证实2020年李女士在凑齐130万
元店铺转让金和200万元保证金后，
便悉数转账至A公司指定的银行账
户，且A公司负责人反映上述两笔钱
的用途与合同约定完全一致。经对A
公司账户交易流水进行梳理，检察官
发现仅有较少金额回流到李女士的
账户中，且时间段不具有特征性，属
于A公司和W公司的其他日常工作业
务往来。此外，微信聊天记录显示，
2022年，李女士曾将续签协议发到股
东群中讨论，是获得其他两位股东的
认可后才去进行续签，难以认定“李
女士与A公司串通签订续租合同”。

经审查，浦东新区检察院认为李
女士的行为被认定为诈骗罪证据不
足，公安机关对李女士的刑事立案应

予以撤销。随后，该院向公安机关制
发了通知撤销案件书。于是，便有了
本文开头的一幕。

为什么其他股东会对这 200 万元
的用途和去处产生怀疑？樊亚宁在
审查过程中了解到，当初这 200 万元
的用途没有在合同中明确规定，续约
时又直接转为店铺管理费。后来因
生意不景气，续约后不久就闭店了，
200 万元却没有拿回来，因此，一位股
东产生了怀疑，就发生了前面报案的
情况。

当公安机关将案件调查情况及
撤案决定告诉给那位报案的股东后，
她也表示认可。

对于李女士来说，似乎一切都向

着 好 的 方 向 发 展 。 原 本 抱 着“ 试 一
试”心态申请的撤案监督，没想到竟
让她的生活迅速回归了正轨。

“刑事案件犯罪嫌疑人”的身份
解除了，李女士身上的包袱一下子少
了大半，她有了重新进行民事起诉的
可能。考虑到民事诉讼可能产生的
时间成本，李女士与 A 公司选择和解
协商，目前已形成初步协商意见。

因要去外省照顾生意，今年 2 月，
李女士离开上海前特意来到浦东新
区检察院，当面向樊亚宁道谢，并拍
了一张合照。这张照片，樊亚宁发给
了已经退休的宋洪远，并附上了一句
话：“使命已经完成！”

（本报通讯员童画整理）

她终于摆脱了嫌疑人身份

已到不惑之年的刘女士与未婚夫去民政局登记结婚，没想到，她雀跃的
心情被工作人员的一句话打入冰窖：“您的婚姻登记信息显示为离异，需要
提供离婚资料才能登记结婚。”

李女士作为 200 万元保证金的出资人之一，没有拿回这些
钱，本身就有损失。而令她更委屈的是，公司另一位股东突然报
案，称她与 A公司串通签署虚假合作协议和续租合同，骗取保证
金……

即将年满 10周岁的张小，还未从母亲离世的悲伤中
走出来，又面临养父张某的抛弃。在张小的抚养权变更到
姥爷贺大爷名下后，贺大爷又发现女儿的保险赔偿金全部
被张某取走……

王红梅（中）和同事实地走访了解张小的生活情况。

樊亚宁（右一）和同事研讨案情。


